
2018年 1月 

第 1期 

文化学刊 

Culture JoumM 

Jan．2Ol8 

No．1 

【文史论苑】 

突厥碑文中叙事人称的功能特征 

以古代突厥三大碑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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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解读文学作 品过程中，叙事人称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灵活地选择人称有助于 

把握叙事的发展脉络。古代突厥碑铭作为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题丰富，创作视野开阔，有 

必要探究其叙事人称的功能特征，以便更好地理解碑文。本文以古代突厥三大碑文为例，探讨了 

叙事活动中的人称和功能特征，这有助于把握古代突厥碑文的叙事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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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代突厥三大碑文简介 

“暾欲谷碑，于 1897年由克莱门茨夫妇 

(D．A．E Klements)在距今蒙古人民共和国 

首都乌兰巴托东 6O公里的巴颜楚克土图 

(Bayin—tsokto)地方发现。碑文刻在两块碑 

上，共62行，似为暾欲谷生前自己撰写，立于 

716—725年之间。暾欲谷为第二突厥汗国 

(618—744年)三代可汗的重臣。他生于7 

世纪40年代，曾在唐朝受过良好的教育。碑 
文主要介绍了如下内容。第一行，讲述了暾 

欲谷的童年和青年时期以及突厥隶属于唐朝 

的情况。(2～4行)讲679—681年突厥不成 

功的起事。(4—6行)以颉跌利施为首的突 

厥人成功起事和暾欲谷参加起事。(7—11 

行)讲述迁阴山前的事件。(12—15行)讲迁 

到突厥传统圣地于都斤山林 的情况 (687 

年)。(15—17行)讲述征服乌古斯的情况。 

(18—19行)讲述山东地区的人侵。(19—29 

行)讲征讨黠戛斯的情况。(29—43行)讲征 

讨西突厥和突骑施之事。(43—47行)讲远 

征铁门之役。(48行 一结尾)讲颉跌利施可 

汗和 暾欲谷辅佐 他及继 承人 的功绩、结 
束语。”[ 

“阙特勤碑，于 1889年在今蒙古人民共 

和国和额尔浑河支流河谷和硕柴达木地方发 

现。该碑现在仍在原地。碑为大理石刻成， 

上刻汉文和古代突厥文两种文字语言。碑文 

为纪念第二突厥 汗国重要人物阙特勤 

(685—731年)而立(732年)。碑高 335厘 

米，东西宽 132厘米，南北宽 46厘米；古代突 

厥文共 66行，刻在大、小两块石碑上，大碑东 

面写40行，小碑南北两面各写 13行，应为碑 

文的开头和结尾部分；其余部分刻在碑的边 

上。背面为汉文部分，为唐玄宗开元 20年 

(732年)亲笔书写。古代突厥文部分由药利 

特勤(yollig tigin)书写。” 

“毗伽可汗碑与阙特勤碑于同时同地发 

现，该碑也为大理石制成，高375厘米。原石 
碑立在石龟背上，现石龟已碎成数块，现碑文 

仍在原地，碑文用古代突厥文和汉文写成，破 

损程度比阙特勤碑更甚；东面 41行，南北各 

15行，西面为汉文；东南、西南和西面也写有 

古突厥文，似由其子登利可汗建于公元735 



年(唐开元 23年)。古突厥文部分出白药利 

特勤之手。南面 10一l5行似为登利可汗的 

话。西南面为药利特勤的话。” 

特征 

二、第一人称叙事 的功能 

(一)真实性 

“文学作品中常用的人称是第一人称与 

第三人称。概括起来看，采用第一人称进行 

叙述有很多优点。首先，使用第一人称叙述 

真实感强，尤其是在当叙述内容中夹杂有某 

些具体可考的历史事件与明确的时空背景 

时。”I4 如：《暾欲谷碑》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 

机制，当读者阅读作品时，很容易把“我”与 

作者重合。但从整个碑文的内容来看，在 

“我”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突厥隶属于唐朝。 

“我”帮助颉跌利施可汗起事并取得了成功， 

“我”帮助可汗迁到突厥传统圣地于都斤山 

林的情况以及与周边的少数民族发生的战 

争。“我”用了回忆往事的叙述方式，按照时 

间顺序，从童年到衰老，追忆了“我”过去的 

经历，讲述了“我”为国家鞠躬尽瘁的一生。 

这里把“我”的人生经历通过“我”的情绪、行 

为和语言表述出来，使叙述主体“我”与作品 

中的“我”重叠在一起，合二为一，使碑铭作 

品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增强了真实感。 

(二)抒情性 

“伴随着这种真实感而来的，是一种亲 

切感 ，即没有距离、不显得居高临下，叙述者 

如同是在同朋友作促膝肯谈，真诚、坦白。所 

以，第一人称叙述的亲切感也往往意味浓郁 

的抒情性。” 《阙特勤碑》虽然是碑铭文献 

的典型代表，但也可以看作是一首抒情的长 

诗。例如《阙特勤碑》北面 10—11行： 

“要是没有阙特勤的话，你们都将 

死掉。我弟阙特勤去世 了，我 自己很悲 
痛。我的眼睛好像看不见了。我能洞悉 
一

切的智慧好像迟钝 了，我 自己十分悲 

痛。寿命是上天决定的，人类之子全都 
是为死而生的。 

我十分悲痛。眼睛流泪，我强忍住； 

心里难过，我强抑住。我万分悲痛。我 

想，两设及我的诸弟、诸子、诸官、我的人 

民将哭坏他们的眼睛(直译：眼眉)0”t6] 

这段话记录阙特勤去世了，对于突厥人 
来说这是巨大的损失。回想阙特勤一生的战 

功，对我来说他的逝去，也是令我悲伤的。我 

十分悲痛，强忍住我的悲伤，但是人的寿命由 

天决定，也无法挽回。我和我的诸弟、诸子、 

诸官、人民都为他而流泪。这一段叙述充满 

了悲伤的情绪，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拉近 

了读者与叙事主体的距离，真实感更强烈，显 

得更为感伤，带有强烈的主体抒情性。 

《暾欲谷碑》东面51—58行： 

“默啜可汗二十七岁时，我辅佐他 

即位。我夜不能眠，昼不能坐，流鲜血。 

洒黑汗，我为国贡献 了力量。我也派出 

了远征军。我扩大了禁卫队，我 自己的 

努力，国家才成 为 国家，人 民才成 为人 

民。我 自己已衰老年迈了。不论什么地 

方，凡是有可汗的人民中，只要有像我这 

样的人，就不会有什么不幸。” 

这段文字讲述暾欲谷作为一个谋臣为国 

家鞠躬尽瘁的一生。虽然语言朴实无华，却 

凸显了暾欲谷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夜不 

能眠，昼不能坐，流鲜血，洒黑汗”的细节描 

述深深地感染读者，使人物血肉丰满，具有鲜 

明的个性色彩。碑文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 

式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抒发了略带感伤的 

情感，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三)结构上开合 自如 

“第一人称的优势同样还表现在结构上 

的开合自如，能给叙述者在叙述时间上的转 

换提供更大的方便，和对叙述手段的更 自由 

的调度。” 如《阙特勤碑》，在南面叙述了 
“我(毗伽可汗)”的事迹，东面 1—4行叙述 

“我”的祖先创建了突厥人民的国家和法制， 

东面30行叙述“我”弟阙特勤的功绩。这种 

结构的安排，让人觉得碑文似乎与多位叙述 

者撰写有关，一会儿说“我”，一会儿说“我” 

的祖先，一会儿说“我”弟阙特勤，结构的安 
排似乎没有逻辑性。但就碑文的整体来看， 

正是因为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使看似散漫 

的材料顺理成章地连接在一起。也就是说， 
“重要的并不存在于对人称的选择，而在于 



这种选择的背后存在着的叙事主体对叙事文 

本的总体效果和全盘的考虑。因为叙述的人 

称并不像我们先人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小说 
家为了讲述某个故事便从词典里随手拽出来 

的几个代词：而是意味着一种叙事格局的确 

立，这种格局关系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 
方式” 。碑文先说“我”的功绩及刻碑的目 

的，之后又讲述“我”的祖先怎样努力地建立 

国家，在国家衰落之后，“我”和我弟阙特勤 

使国家强大。叙事技巧表现在叙述人称上便 

是对三组代词即“我(我们)”“你(你们)”和 

“他(他们)”的灵活调度。结构不受情节的 

束缚，显得开合 自如。 

“第一人称叙述的另外两个特点是，以 

概述手段为主干和叙述者“我”总是作品中 

的一个具体人物。这两个特点的长处是有助 

于强化叙述趣味，便于描写其他人物，缺点是 

场面效果的减弱和不能让读者清晰看到担任 

叙述本人的真实面 目。因为在这样的文本 

中，我向我们描绘介绍自己的唯一方式是表 

白，这极易导致 自我表现。为了防止出现这 

种倾向，叙述者有必要采取自我限制，尽量少 

谈 自己的事。所以，第一人称叙述的真正重 

心其实不在“我”，而在我周围的其他人物， 
处于光环中的那个“我”其实只是一个名义 

上的主角，他在作品中的真正意义是充当叙 
事主体。”[m 

《阙特勤碑》的书写者为药利特勤。碑 

文的南面介绍了毗伽可汗的事迹，“我 ，像天 
一 样的，从天所生的毗伽可汗，坐上了汗位， 

你们全都聆听我的话，首先是我的诸弟和诸 

子，其次是我的族和人民，右边的诸失毕官， 
左边的诸达官梅录、三十姓(鞑靼)”⋯ 。从 

碑文的南面看，似乎是在写毗伽可汗的功绩， 

但是从碑文的整体来看，给人印象最深的是 

阙特勤的事迹，碑文通过“我”的眼睛，呈现 

了阙特勤一生中重要的战功。“《阙特勤碑》 

当我父可汗去世时，我弟阙特勤七岁。当他 
十六岁时，我叔可汗这样获得了国家和法制， 

我们出征六州粟特人，破之。当他二十一岁 

时，我们与沙吒将军交战。当阙特勤二十六 

岁时，我们出征黠戛斯。当阙特勤二十七岁 
时，我们战于圣泉” 】 ，此处使用第一人称叙 

述方式来表述其他人的故事，此时的“我”只 

是起到了一个旁观者的作用。 

突厥碑文中叙事人称的功能特征 任仲夷 

特征 

三、第三 人称叙事 的功 能 

“第三人称的叙事完全是过去的，这种 

过去性使时间概念在这类叙述中反而被模 

糊。因此在第三人称的叙述中，故事时间与 

阅读时间的距离名存实亡。而正是这种时间 

距离的消亡，使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心理距离 

被拉大，作为其具体反应的是接受心态上的 

相对超脱。阅读实践也清楚表明，当一切都 

以第三人称叙述时，旁观者就好像绝对的与 

事无涉。正如天然具有一种独白的架势，在 

这时，叙述接受者处于倾听的位置。第三人 

称本质上似乎就存在一种描写的情势，叙述 

者处于旁观的位置。”_l 

《阙特勤碑》东面31—39行： 

“当他十六岁时，阙特勤徒步冲击， 

俘获了手持武器的王都督 内弟，连同武 

器献给了可汗。当他二十一岁时，我们 

与沙吒(己a a)将军交战。最初，他(阙 

特勤)ta岫 Yn啜(6or)骑灰马进击，该马 

在那里死了。第二次，他骑始波罗(T 

bara)yamatar的灰马进击，该马在 那里 

死了。第三次，骑y~tgin silig官的带有马 
衣的栗色马进击，该马死在那里了。他 

的甲胄和披风上中了一百多箭，但未让 
一 箭中其面部和头部⋯⋯阙特勤骑拔野 

古的白马冲击。他用箭射死一人，并追 

杀两人。 当他进击 时，折 断 了拔野古 白 

马的大腿⋯⋯突骑施的军队如火似飙的 

从勃勒齐来，我们交战了。阙特勤骑灰 
马进 击。灰马⋯⋯让捉住 了⋯⋯他 自己 

俘获了其中的两个，然后又攻入敌阵，亲 

手俘获 了突骑施 可汗的梅 录、阿热都 
督⋯⋯”D4] 

北面 1—9行 ： 

“他与⋯⋯交战，并与哥舒都督交 

战，他杀死 了全部勇士。他获取全部毡 

房和财产。"-3阙特勤二十七岁时，葛逻 

禄人成为敌人，我们交战于圣泉。 

阙特勤在那次战役时三十岁。他骑 



 

白马冲 击。他 连 续刺杀 两人。我 们 杀 

死、征服了葛逻禄人，阿热人民变成了敌 

人。我们战于哈拉湖。当时阙特勤三十 
一 岁。他骑白马冲击。他俘获了阿热人 

的颉利发。阿热人在那里被消灭。我们 

与思结人 民交战，阙特勤骑英雄 salchi 

的白马冲击，该马在那里死了，思结人民 
被消灭了。我们交战于都护城，阙特勤 

骑白马 azman冲击，他刺杀六人，在两军 

接战当中，他用剑砍杀第七人。第二次 

qu~laghap与阿跌人交战，阙特勤骑着阿 
热褐 色的马冲击，刺杀一人 ，围击九人。 

阿跌人在那里被消灭 了。第三次，我们 

在勃勒齐与乌古斯交战。阙特勤骑 az． 

man白马冲击刺杀，我们刺杀其军并获 

得其国家。第四次，我们在6u 泉交战， 

突厥人民动摇了，(直译：使脚步乱 了)． 

情况不妙。第五次，我们在 ~izganti qadaz 

与乌古斯交战。阙特勤骑阿热深褐色的 

马冲击，刺杀了两人，并将他们扔入泥沼 

中，该军在那里被消灭了。春天时，我们 

出征乌古斯。留下阙特勤守家。乌古斯 

人袭击汗庭，阙特勤骑上白马，刺杀了九 
人 ，并守住 了汉庭。” l 

《阙特勤碑》按照时间的顺序记载了阙 

特勤一生的主要功绩。这里从阙特勤青少年 

时期开始叙述，描写了阙特勤在十六岁到三 

十一岁时的几次主要的战争以及阙特勤骑马 

进击的过程。以上两段碑文叙述客观和有 

序，采用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叙述者可以通 

过对“他”的描述介入进来，这样人物本身也 
就成了我们所观察的对象。 

第三人称又能使叙述更加客观，这种叙 

事方式可以抑制作家个人情感的泛滥，防止 

过多投入主观情感，以达到叙述的客观化和 

有序化，比第一人称叙事更便于较客观地审 

视人物、理解人物，做到对某种生活现象的深 

人剖析。例如《阙特勤碑》东面 1—4行： 

“当上 面的蓝天、下 面褐 色的大地 

造成时，在二者之间创造 了人类之子。 

在人类之子的上面，坐有我祖先布民可 

汗和室点密可汗。他们即位后，创建了 

突厥人民的国家和法制。这时四方都是 

敌人。他们率军出征取得了所有四方的 

人民。全都征服 了。他们统治着二者之 

间没有君长的兰突厥。他们是英明的可 

汗、勇敢的可汗。他们的大臣也是英明 

的，勇敢的；他们的诸官和人民也是正直 

的。因此 ，／eL#1']这样统 治 了国家。他们 

这样统治了国家并创建了法制。他们去 
世 了 ’’l1 6 J 

这段文字采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没 

有投入叙事主体的情感，没有分析人物心理， 

只是客观叙述了我祖先布民可汗和室点密可 

汗创建了自己的国家和法制。这种不动声 

色、不露情感的表述，却也达到了相应的效 

果。使我们感受到了布民可汗和室点密可汗 

为建立国家和法制所付出的努力，也展示了 

大臣的英明、人民的正直，给人以真实可信的 

感觉。如果把这段话改为第一人称，则就会 

转变成一种倾诉 的语调，就达不到相应的 
效果。 

四、结语 

古代突厥三大碑文主要采用第一人称和 

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这种对人称的选择反 

映了叙事主体对叙事文本总体效果和结构的 

思考，有助于把握叙事艺术的发展变化。其 

中第一人称是最常用的人称，它真实感强又 

有抒情性；而第三人称通常作为一个旁观者 

来观察世界，客观性强。对于人称的准确把 

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突厥三大碑 

文的结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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